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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蔷薇的花语是纯真朴素，青春永驻。

　　二十七

　　手机闹铃设定是早晨八点钟，薇翻了个身，顺手把它压掉了。第二次响的时候，她不得不起床，于是赤着脚去拉窗帘。

　　下雪了。

　　薇呆呆地看着窗外，从二十四层望下去，鳞次栉比的白色房顶，有点像童话世界。今年的雪下得恰到好处，让人心情舒畅。

　　到了冬天，薇也懒得天天洗澡了，起床以后把头发洗了洗，然后用吹风机吹。发型是上星期刚烫的，还保持得很好，只是薇觉得自己有点不适合这种大波浪，看起来足老了五岁。

　　手机响了，是蔷吧。

　　“你收拾好了吗？”果然是蔷，“我们早点出发吧，下雪了，路不好走呀！”

　　“飞机应该会晚点吧，北京好像也下雪了。”

　　薇穿上了最喜欢的那件驼色大衣，本来是想搭配一双高跟靴的，想到绿一定又会摆出夸张的表情，说这样拉大了身高差距，加上本来路也有些滑，就穿了一双平底鞋。

　　雪天人们出行也减少了，小区里停满了私家车，薇费了好大劲才把车开出来。等第一个红灯的时候，来短信了。

　　能按时来吧？我准备安检了，飞机照常起飞。

　　好，我在路上，去接蔷。

　　薇觉得有点饿了，后悔没有带一盒奶出来。

　　车子停在蔷的小区门口，蔷很快就下来了。

　　原以为蔷会有什么变化的，结婚以后，这是薇第一次见她，还是干净利落的马尾，几乎没怎么变。

　　“小林呢？不一起去吗？”

　　“我不让他去，”蔷系上安全带，“绿好不容易回国一次，我们三个玩吧，他在其实有些不方便。而且还有一部分请帖要发。”

　　薇闻到蔷似乎喷了一些香水，她以前是从不用香水的。“这种天气就不用专门跑出去了，你们的婚礼不是还有二十多天嘛。”

　　“过年这段时间聚会也比较多，还是早点发吧。”

　　车子开得比较慢，按这个速度去机场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应该早点出来的，遇上堵车的情况可能就要绿等她们也说不定。

　　“有糖没？饿了。”

　　蔷开始翻包找，只有几条绿箭。

　　“要不找个便利店我给你买点吃的？”

　　“不用啦，就这样将就一下吧。”

　　给薇剥开口香糖纸，直接喂到她嘴里。

　　“从北京飞回来要多长时间？一个小时？”蔷问薇。

　　“用不了，大概五十分钟的样子。”

　　“真是的。”蔷有些抱怨地抄起手，“T城是有多落后，怎么没有直接从日本飞回来的飞机？”

　　薇一笑置之。想起绿走了六年，这却是第二次回来，上次回来已是四年前的事。

　　蓦地涌起一阵伤感。

　　绿几乎是飞机落地的同时就开了手机，走过长长的机场通道却一直没信号，传送带上只有寥寥几包行李。终于进来一条短信。

　　我们到了，你下飞机了吗？

　　绿一边给蔷打电话一边往玻璃围墙外面看，并没有蔷和薇，恰好电话通了。

　　“在哪儿呢？我没有看见你们呐！”

　　“我们看见你了，你快拿上行李出来！”

　　传送带的速度简直是消磨人的耐心，等了足有十分钟，绿终于等到了自己的行李，提起那只红色大皮箱便径直往门口冲。核对机票的时候才看见了她们俩，笑成了两朵花。

　　然后是几个结实的大大的拥抱。

　　“T城也下雪了吗？”绿问。

　　“嗯，在高速上堵了一会儿，好在赶上了。”

　　绿长长地舒口了气。

　　“久违了啊。”


　　十七

　　“哇，下这么大的雪！我看这个星期可以不用做广播操了吧？哈哈。”

　　正是下学的高峰期，申望中学门口一条狭窄的马路水泄不通。明红色校服宛如流动的花朵，沿着明净的溪水一路奔流下去。绿一直觉得白雪和红衣配起来特别好看，让人想起《红楼梦》大观园和薛宝琴，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薇跟妈妈说不用来开车接自己下学了，正好三个人可以一起走路回家，顺便去蔷家前面的那条巷子里吃美味的小吃。一提起吃，最开心的是绿，相应的，吃的最多的也是绿。

　　“我跟你说哦，今天少吃一点，你不是快艺术考试了吗？减肥就算了，可不能再胖下去了呀！”蔷跟绿半开玩笑着说。

　　绿戴着一顶有两只灰黑色猫耳朵的毛线帽，加上冬天穿得厚实，活像一只圆滚滚的球。虽然知道自己身材不佳，绿却丝毫不会错过这种满足口福的机会。“像北电这种学校才不会在意外表，重要的是内涵！内涵！”

　　“其实我吃得也挺多。”薇笑着插进来一句。

　　“对嘛，我要是有薇那么高的个子，肯定不会这么显胖啦！”

　　绿、蔷、薇家都住在城市的河西，申望中学在河东，从学校走回家要四十分钟左右，大家却都很享受这种感觉。高中的课业渐渐紧张起来，每日沉重的课业负担常常让人喘不过气。绿、蔷都在文科实验班，薇在理科实验班，无形之中好像比别的学生多了更多的束缚，一种所谓面子和自尊，或者是若有若无的虚荣，都让她们格外珍惜这种难得的聚会。

　　烤面筋、炒凉粉、酱香饼，还有大家最喜欢的麻辣拌，三个人几乎是一路吃回蔷的小窝。每次吃到一半辣得舌头疼，蔷总会从冰箱里变出一些酸奶或者雪糕之类的东西解辣。绿一直都很奇怪，蔷每次都是站着吃饭，而且是边吃边晃来晃去。

　　“你总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当然会长胖啦！”蔷从冰箱里找出半袋抹茶面包，“绿，你的吉他练得怎么样啦？”

　　提起吉他，绿简直气得要死。高一那年绿便报了编导特长班，到了高三，很多同学临时抱佛脚学习编导，只为了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挤进名牌大学。绿却自认为跟他们不一样，她有足够的自信想要冲刺北京的名校，只是面试环节有一项才艺展示，自认没什么才艺的绿不得不学习容易速成的吉他。只是这吉他，却学得很勉强。

　　蔷就不一样了，她是真的很喜欢吉他。高三了，一有空便看她喜欢的日本动漫《轻音少女》。蔷最喜欢的就是里面弹吉他的女孩平泽唯。一方面是喜欢吉他，另一方面是很喜欢唯天然真实的性格，还有执著于梦想的精神。

　　“其实，有时候，看动漫里面这些女孩的故事，就会想到我们几个人。”蔷很少这么认真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和她们的年龄差不多，她们都一起考上大学了，我们也一定会的吧？”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不确定的，只是蔷总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三个人一定会在一起，一起上大学，一起工作（绿想要开一间书吧，蔷租其中的一部分店面开甜品点，只有薇还没有定下来），直到永远。

　　上大晚自习没有老师看管的时候，或是晚自习之前偷偷跟其他人换了座位，绿总是喜欢在桌斗里玩蔷的手机，蔷的手机壁纸是拿着吉他的平泽唯，好像是一种精神动力的存在。绿的壁纸换了又换，绝大部分是喜欢的明星，或是非主流的图片。

　　绿非常喜欢手机自拍，尤其是用蔷的手机。后来绿还登录蔷的QQ空间，把自拍的照片都新建相册放了进去，自己臭美了好几天。而薇则是自己拍了照片却不会给别人在网络上展示的性格，有时在班级里不小心被其他同学看到，心里还会有一些介意。

　　蔷呢，很少拍照片，有时不得已拉着她去照，她也是万分不情愿。这种情况直到毕业才有所好转。

　　临近十二月，绿为了专业考试开始频繁地请假。开始的时候还会去听数学课，后面发现自己已然无法跟上老师的进度，加上生活习惯有些懒散，便很少去学校了。

　　整个十二月，蔷和薇每日摸黑便起床去学校，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已经坐在教室里开始温习单词或是做前一天遗留的函数题。而绿则是在上班高峰期穿着枣红色的校服棉衣和一群上班族挤公交车，艰难地到达编导老师家，上冲刺课程。

　　蔷回家以后还是会背地理名词，背政治定义，作为文科生，最耗时间的当然还是数学。薇则埋头于做不完的数理化习题，她曾经是有机会跟绿成为“战友”的，那时还没上高三，许多学生为了保险起见，都会学习一门不太费时间的特长，薇也被拉去见过老师，只是她仍然坚持到了这里。

　　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坚持自己喜欢的人。过了很久绿和蔷才明白，其实她们三个里面最成熟、最有原则的人是薇。在她们两个纷纷向现实妥协的时候，只有薇坚持着自己最初选择的道路。

　　一部电影接一部电影地往下看，苦背文艺常识，练习面试技巧。绿看着蔷和薇的生活，有时迷茫地想哭，自己是在做什么？自己真的是一个高三生么？只是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她不能向自己妥协。

　　命运的伏笔长且不易察觉，年少的时光总是那样倏忽而逝。坐在南下的列车上，绿感觉自己不像是去考试，而是奔赴自己下一个人生站点。此时和蔷和薇在教室里做什么呢？是背辛亥革命的意义，还是给化学方程式配平？

　　一种前所未有的深深的迷惘充斥着绿的生活，她质问自己，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吗？没有人能给她答案。

　　因为困惑的不止她一个，面对着白炽灯照耀下却昏暗的黑板，面对着厚厚的习题集，这个问题也萦绕着蔷和薇。她们的未来就在这些数字、字母和被机器码出的汉字之中，人生是一场太不靠谱的赌局，一不小心，就赔上了整个未来。

　　二十七

　　午饭是在T城的一家高档的海鲜酒楼，薇请客。还没落座便遇上了一个学校的老领导，薇便忙上去打招呼，寒暄了几句。绿感慨薇也有些变了，以前她对应付上级这些事很头疼，明明是腼腆的性格，也不会说漂亮话，如今在社会上打磨了几年，知道跟领导客气了。

　　“你知道那领导旁边的年轻男孩是谁？”薇回到座位，边脱大衣边问，绿注意到她的驼色大衣，称赞了几声，倒是蔷，远远看了那男孩几眼，不过二十二三岁的年纪，便说：“领导的儿子？”

　　薇淡淡地一笑，摇摇头，让人感觉有些无奈。“那是我的学生，明年……哦不，今年就本科毕业了，请老领导在这儿吃饭，估计是保研的事。”

　　一时绿和蔷也不知该说什么，薇便叫服务生拿来菜单。服务生递过菜单，便倒了三杯红茶，蔷便喝茶边感叹一声：“现在怎么什么都是……什么世道……”薇翻了几页菜单，便抬头跟绿说：“要不你来点吧，想吃什么？”

　　“海鲜我什么都无所谓。”绿用右手食指划着杯口，“在日本的时候净吃这些海里的东西了，过了年回去还得吃，你们看着点吧。”

　　“对，我怎么忘了你在那边经常吃海鲜！早知这样不该来这儿的。”薇有点后悔，看见蔷还在喝茶，便把菜单递给了她，“蔷你来点吧，成都估计也不是天天能吃到海鲜。”

　　蔷倒是什么也没说，默默接过了菜单，正看着，手机响了，听口气估计是小林打来的。两人只是说了几句发喜帖的事，便挂了电话。“小林也在T城吗？什么时候回来的？”绿问她，“在呢，十一月底回来的，他家亲戚朋友多，他妈妈又比较讲究，挺麻烦的。”蔷翻看着菜单，忽然想起了件一直放在心上的事，便问绿：“你不能给我当伴娘了？”

　　气氛骤然有些尴尬，绿看了看薇，说：“不是有薇嘛，她还没结婚。”蔷想问什么，动了动嘴，没开口，薇示意她们赶快点菜，蔷和绿也只是随便点了一些东西。

　　绿在日本结婚的事情，一开始谁都没有告。后来有一次绿喝多了，半夜给薇打了越洋长途，说的净是醉话，薇这才知道她已经在那边结了婚，那时绿才二十四，去日本的第三年。绿酒醒后拜托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蔷，她知道蔷会心疼。一年以后绿离婚，离开东京独自回到了读大学的滋贺县，这些事蔷仍是一无所知。后来同去日本的大学同学将绿的事偷偷告诉了绿的老乡，如此传来传去，传到了小林那里。

　　“你现在在日本具体做什么工作？还在电视台么？”薇试图岔开话题，转换尴尬的气氛，绿的脸色也有些黯淡，只说：“嗯，差不多，给一个外景栏目策划，有时还会接一些翻译合同的活儿，反正饿不死。”绿说完便干笑两声，没想到被水呛到了嗓子。

　　蔷心疼地看着绿，她想象不出绿一个人在国外吃了多少苦。大三时绿说要申请出国，彼时大家对国外的美好生活还有所憧憬，便都是支持她的态度，不想最后竟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菜陆续上来，绿顺势转了话题，蔷和薇也没再提那些事。好似一道伤疤，有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变淡，有些却不能。

　　午饭后三人也不知该去哪里，中学、大学时代有两个地方是必去的：KTV和台球厅，如今也都是奔三的人了，去哪里也没原先那么合适。薇把车开出来，索性载着绿和蔷去她的新家，反正也没人，三个人叙叙旧正好。

　　路过理工大学的时候薇才想起有一份规划表还没交，出来时也没带在身上，明天也没课，只好再跑一趟了。绿想起自己曾经在这附近住了二十年，如今房子也早租了出去，几易房客，自己也有四年没回来这里，不禁一阵唏嘘。

　　车子一路向南开，不知不觉又下起了雪。薇的新家在高级住宅区，一水儿都是高层和别墅。等电梯的时候遇到几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小姑娘，打扮得新潮入时，搁在几年前，依照绿的性格，绝对会在背后骂一句“恶心”，如今也释然了，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这是别人走的路，局外人无可指摘。

　　“你家那位海归……叫什么来着……对，子晨，他对你真不懒，这房子首付是他出的吧？”

　　上下两层的楼中楼，加起来有二百平，装修也是简单大方，一看就是薇喜欢的风格。绿有些羡慕她，虽然薇是她们三个里最晚找男朋友的，却找了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男人。只是他的事业一直在向北京扩张，目前和薇还是分隔两地的状态。

　　薇给蔷倒了一杯果汁，然后又要给绿煮咖啡，绿却毫不把自己当客人，非要自己煮。这空档蔷开了电视，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忽然就笑了，说：“我想起咱们高中同学了，没想到她如今也成了明星，那天在电视上看见她还真吓了我一跳。”

　　“听说她大学就是学的播音主持专业，人家长得也不错，正常。”薇的目光也放在了正在好多频道热播的电视剧上，那个同学在里面饰演女三号。

　　好多年没有跟同学们联系，绿有些记不清那个明星高中时代的样子了，到电视跟前一看，差点喷出来，“这是她？这都整成什么样了？看那脸尖得都快能切西瓜了！”

　　蔷和薇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十八

　　因为南下艺考的缘故，绿耽误了高三上半学期期末省里和市里的两次考试。北上返回省城的那天正好是小年，这一趟着实累得够呛。

　　期末的两次成绩，蔷和薇都不够理想，蔷一直徘徊在二本线的边缘，薇则离二本线还是一小段差距。那段日子不管何时回想起来都无比灰暗，任是薇这样从容文静的人，脸上起了许多痘痘，怎么消都消不下去，皮肤极差，也是内心焦躁的反映吧。

　　过了年，绿、蔷、薇都进入了十八岁。初七那天申望中学开始补课，同一天，绿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动车。

　　编导老师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孩，毕业于南方的一所高等传媒院校，现在就职于省城周边的一个县级电视台，是绿的高中校友。绿喜欢叫她姐姐，亲切又没有距离。姐姐一再劝说她不要去北京，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换来的极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姐姐还说她的性格适合读师范，绿嘴上没说出来，心里却对“师范”嗤之以鼻。

　　青春，什么是青春，青春就是敢于为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付诸行动，且不计任何后果和代价的年纪。

　　年轻的时候，任何人都曾相信过这个世界，都曾把自己的灵魂交付于这个虚无的世界。只是换回的除了一些失落，还有一个愈加苍老的心。

　　绿到达北京的那天，北京的天空下起了第一场雪。下午四点半，计程车终于抵达了预定好的酒店，在德胜门后海那一带。酒店往东走一点就是恭王府，绿在北京冬日的黄昏里看着恭王府的红墙，夕阳在墙头一点点陨落。绿觉得心里特别空，特别害怕，有一种对未知的强烈恐惧。

　　去学校的路上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北京太大，网络上的地名也不够准确，问了好几个操着京腔的路人才找到西土城路。

　　那是绿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北京电影学院。天空中仍飘飞着纷纷扬扬的雪，门口零零星星有好些外地考生，这座中国电影类最高等学府就这么出现在了绿的眼前。绿掏出背包里的相机，让母亲给她在门口照相，相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电影学院”那几个落雪的大字。

　　那年，绿十八岁。

　　上大学以后，绿有一次翻看以前的照片，忽然看到了这一张，不禁一阵沉默唏嘘。不知为何，她看出那时的自己眼睛里带着疲惫，为什么不是充满了希望的双眸？也许自己落榜，冥冥之中也是注定。

　　绿报考的是文学系。每考一次试，绿都会给蔷和薇发一条短信，向她们表达自己的喜悦，也问问她们最近如何。去看三试成绩榜那天下午，在公交车上绿接到了张导的电话。张导是和绿同一个编导班的最优秀学生，因此大家给他起了“张导”这样的外号，此次也来北京考试，且与绿考的是同一个专业。

　　“我没过……”

　　只淡淡说了这么几个字，张导便压了电话。绿听着电话的忙音，愣了好久。

　　北京电影学院校园里的考生和家长已经没那么多了，到了三试，只剩了不到四百人。绿的母亲焦急要看三试榜，拉着绿疾步往前走，绿心内忐忑，不敢去看，母亲便独自甩开大步往看榜处那里奔走。

　　绿在后面愣愣地看着母亲越走越快的身影，忽然有一种被命运击中的感觉。她预感自己不会通过，只呆呆地看着前面不远处举着“导演系”牌子的那个人，他前面只站了三个考生，都是男孩。

　　走出北京电影学院大门的时候，路过表演系考试的教学楼。走廊里有零星的四五个考生在排队，他们也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衣着光鲜，下雪天冷的缘故，冻得直哈气暖手。他们其中的一个，会成为未来的明星也未可知，只是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他们的同学或是校友了。

　　第二日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绿的心情有些受到影响，加上考试题量大，因此自己感觉发挥不佳。早交卷出来，拍了两张中戏校园的照片，有一种古朴凝重的美。和母亲走在东棉花胡同里，又拍了许多文艺范儿的照片。

　　隔日绿便和母亲回了T城。中戏的初试结果要六天后才回出来，绿便决定先回学校上课。

　　二次进京的那天北京又下了雪，绿有些不可思议的感慨。中戏门口早已人潮涌动，门口的保安不让家长进，只让学生带着准考证进门。绿从文件夹里掏出准考证，刚进校门，那一张薄薄的纸便飘落在雪水里，湿了一大半。绿想自己也许是白来了吧，果然，榜上无名。

　　回程路上，绿把中戏校园和东棉花胡同的照片都删除了，只留了一张，照片的主体是一个八十年代的电视机，被改装成了文艺范儿，上面有南锣鼓巷的标牌。电视机的屏幕上写着一行字：

　　心是孤独的猎手。

　　一模二模以及三模月考等等，把整个高三下学期分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随着春天的到来，同学们的心情也渐渐有所好转，与冬天的寒冷和严酷相比，高考近在咫尺的距离，反而让心平和了许多。

　　绿、蔷和薇偶尔还是会去蔷家的那条巷子吃东西，只是不再那么恣意了，有什么东西已然向她们沉沉逼近。蔷还是习惯了早睡，绿没完没了地做数学题，却常常做到一半就睡着了，薇是离理想最远的一个，只是也不再彻夜纠结。

　　本以为高考前会放半个月的复习长假，没想到只放了一个星期。高中的最后一天下午只有两节课，便早早放学回家了。

　　绿和蔷骑着自行车陪着薇一起往河西走，这天是五月三十一号，初夏的风吹拂着柳枝，阳光映在河面上波光粼粼。在桥上三个人都停下来看美得不可思议的太阳与河水，绿在蔷和薇的身后照了一张照片，看不清她们两个的脸，却能看到蓝天白云和光明无比的太阳。

　　回头已看不见学习生活了三年的申望中学。她们清楚地知道，人生的一个阶段要结束了，自己无从选择，只能坚强面对。

　　六月七日、八日，高考。

　　二十八

　　绿觉得在正月里结婚一点也不好，连婚纱都加了层绒，显得有些臃肿。本来蔷的身材不错，这下也没能完全显露出来，绿倒替她遗憾。

　　画新娘妆是早上六点开始，绿答应好一定会准时过来，结果没能起得来，到达蔷家已经是七点一刻。薇笑她磨磨蹭蹭的性格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绿觉得薇今天也很漂亮，伴娘只要简单化一下妆就可以，绿便笑说薇今天可不能穿高跟鞋了。

　　坐在沙发上等蔷和薇化妆，绿想起高中毕业那年她和蔷一起去照艺术照，薇当时就是这样坐在旁边等着。十年过去了，她们变了太多。

　　“她会来吗？”

　　蔷问绿。绿愣了片刻，旋即反应过来她是在问小竹，便叹了口气，说：“我告诉她了，只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来。你和小林结婚毕竟是大事，好多初中高中同学都知道，其实就算我不说，她也会知道的。”

　　那时蔷和小林确定关系以后，始终都对小竹有一丝无法面对的尴尬。小竹是她们的初中同学，与绿的私交甚好，当年喜欢小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许多同学都知道，而小林也并非不知。只是爱情这种事情，勉强不得，不管是心灵共鸣还是家庭需要，只能是你情我愿，否则也无法走得长远。

　　八点多薇的妆画好，绿便说一起下楼买点吃的，一早赶过来什么都没吃，肚子都是扁的。蔷抱怨她们把她一个人扔在这里，让她们赶紧回来。

　　下楼的时候薇收到一条短信，脸色有点变化。

　　“怎么了？”绿隐隐意识到有什么事。

　　薇淡淡地把手机放进大衣口袋，说：“是子晨，他回来了。”

　　“他今天过来吗？其实我挺想见见他的，只看过照片，一直没见过真人。”绿本以为这个问题会得到肯定的答案，没料到薇低头想想，说：“改天吧，他今天不参加婚礼，礼钱我先给他垫上。”

　　绿想说，这不是礼钱的问题，却没说出口。

　　到了这个年龄，爱情似乎也变成了奢侈的东西，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嫁了才是最重要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绿不是不知道，过了年她们就二十八岁了，再不结婚的确不好交待。只是结婚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比如蔷，看似嫁得非常不错，却也有苦衷——婆婆觉得她配不上小林，横挑鼻子竖挑眼。绿有时想同情蔷，反过来想，却觉得自己更值得同情。

　　回到蔷家，看见蔷和蔷妈抱着哭成一团，绿和薇又放下吃的赶紧劝，怎料越劝眼泪越止不住。绿又想起妈和继父在北京，自己也好久没过去看她了，蔷好歹身边还有妈妈疼，自己孤苦伶仃一个人，也不禁抹起泪，薇一时手足无措，劝了这个哄不了那个。好一阵才止住，蔷的妆又花了。

　　到了酒店，蔷和薇里面准备东西，绿只好站在门口替新娘迎客。

　　十一点刚过，便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同学。好多同学都是七八年没见了，好多都是和爱人一起来的，甚至有的还带了孩子。以前听小孩叫自己“阿姨”特别不习惯，现在早就应答如流了。

　　蔷和薇终于安排好酒店里面，出来替换了绿的工作，穿了十二厘米高跟鞋的绿终于能坐下休息一会儿。刚坐下没十分钟，绿便看见小竹走进了饭店，刚刚蔷会是怎么面对她的呢？小竹应该说了声“恭喜”吧。忽然感觉累疲惫，绿离开了座位，先去洗手间躲一躲吧。

　　“绿。”

　　这个声音很熟悉，再熟悉不过。只是，自己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个声音了。

　　绿转过身，果然是特。

　　“好久不见。”

　　这个时刻，绿不知该说什么。

　　整整十年没见了，他变了好多。记忆里他还是那个白衣飘飘的少年，如今，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下巴有了青色的胡茬，那笑容里，分明多了几许疲惫。

　　那是她魂牵梦萦了十年的少年么？大学的六年（中国两年，日本四年），她不知找了多少个男孩，这样却只能让她更空虚。直到二十四岁那年，在日本遇到那个电台DJ川崎，模样生得十分像他，尤其是背影，几乎让她以为是他，没怎么犹豫便结了婚。

　　因为她爱的始终是他，从十七岁到二十八岁，一直不曾变过。

　　“爸爸——”

　　他身后跑来一个小女孩，两三岁的模样。他的神情明显紧张了起来，害怕孩子摔倒，忙抱在了怀里。

　　绿的眼泪忽然落下。

　　再也不能爱了，再也找不回那些年了。

　　十八

　　八号下午考完最后一门英语，绿、蔷、薇一起去吃了串串香。绿以为高考完会很轻松，然而心情却与平时别无二致。

　　答案和报考指南学校九号上午才会发，不想八号晚上十点多，便有高中同学问绿对了文综客观题答案没有，绿倒一惊，怎么今晚就有了答案？忙电话告诉蔷和薇，三个人各自对答案。平日里绿也就错五道选择题，对完答案发现错了十四道。

　　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也没心情上网了。

　　高中群里都在讨论文综题答案，原来大家都是这个水平。以前不相信老师说的话，什么高考会比平时低二十分的水平云云，事到如今才幡然醒悟。

　　九号到十四号是估分报志愿的时段，蔷和薇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蔷把志愿填满，却担心最后只能上三本，薇的爷爷是理工大学的老教授，自知分数不会高到哪里去，因而仅有的志愿都是理工大学。绿倒轻松，因为是特长生的缘故，只报了一些自己专业成绩合格的学校。

　　好歹把志愿这些事情弄完，三个人便商量着旅游的事。变来变去，始终没定下来，却出了意外。

　　薇的姥爷过世。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逸出了常理，本该疯玩一场的夏天，却成了一场场祭奠。祭奠离开的人，也祭奠少年们死去的理想。

　　六月底高考分数公布，绿和薇的成绩还算在正常范围内，蔷的成绩却让人跌破了眼镜。三本的第一志愿给蔷打去了电话，她却拒绝了，不想以这样一个分数上一个不理想的学校，尤其是，在自己最擅长的科目上摔了跟头。

　　几人欢笑几人愁。

　　一些人考上了理想了大学，一些人为了争一口气进入了复读班，一些人凑合上了并不如意的学校，曾经的一些朋友们说散就散了。

　　绿感觉自己的倾诉欲减少了，翻看记了许多年的日记，唯有感慨，却无法再下笔。严格意义上说，青春期已接近尾声，少了许多年少的轻狂和血气方刚的冲动，为什么心却如掏空般无力。

　　薇很介意自己的年龄，因此不会再补习，况且自己的成绩即使再来一年，也不过是二本的水平。薇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有着极为清楚的认识，不想拿自己的未来冒险，虽然她同其他人一样，无比渴望着外面的世界。只是在现实和理想面前，她选择了前者。

　　蔷进入复读状态，八月初便离开家住到了补习中心。前景不容乐观，她却仍开心于买了吉他这件事。蔷是容易满足的女孩，现实却逼得她步步后退，直到退无可退，只能背水一战。有些是可以放弃的追求，有些却不能。

　　生活揭开了梦幻的面具，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未来摆在她们面前，她们不再是同一条船上渡河的孩子。

　　“绿，你刚去南方肯定不适应，难受的时候就给我们发短信打电话。”火锅店里是最后一次聚餐，彼时绿还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其实蔷和薇也是。

　　散场的时候该是怎样的表情和语言？似乎不该是如此淡然。只是生活毕竟是生活，没有那么多花哨的表演。离别没有泪水，却不代表没有悲伤和决绝。人生到了下一个驿站，无处安放的唯有青春，没有谁能陪谁走一辈子。

　　脱口而出的，只是三个字：常联系。

　　生活一点点教会她们做人，一点点教她们脱离天真，一点点失去曾经的梦想。大学不是象牙塔，也并非伊甸园，只是她们开始认知世界的窗口。她们失望过，甚至绝望过，偶尔随波逐流，委曲求全。有些坚持，却不曾改变。

　　记得大学军训的最后一天，绿在蔷打来的电话里泣不成声。

　　记得薇说有男孩追自己，要不要考虑考虑试试看。

　　记得蔷搬新家以后请绿和薇来家里，明明想给她俩一个惊喜，却说漏了嘴。

　　记得蔷和小林在一起以后，小林笑说自己是不是抢走了绿最心爱的人。

　　记得那些年华。

　　谁又能忘记曾经铭心刻骨的记忆。

　　绿、蔷、薇是太平凡的女孩，和所有匆匆的路人一样，不过是大千世界里的沧海一粟。

　　青春已逝，她们也挣扎在欲海如流的社会里，别无选择。只是生活是她们的全部，爱是她们的灵魂和信仰，这是她们的人生。

　　“我想去日本，看樱花。你呢薇？”

　　“不想在理工大了，想出国去读研，还想遇到个好男人，哈哈。”

　　“我们之中最早结婚的一定是蔷吧，便宜小林了。”

　　“绿，你相信未来么？”

　　“相信，非常相信。”

　　“哈哈。”
